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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燕 

我們無 法延長生命的長度，但我們可以增加生命的寬度及深度… 

無論善 惡因果如何循環，都無法解決愈漸惡化的死亡過程。然而醫學的進步也使得死亡的過

程更加艱辛… 

當我得 知將要轉調到美德病房時，內心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置身癌末病房的現場，我們會經歷一連串不同程度的病人心情，從那種完全孤立無援的情態

到等待死亡之間，我們或許可以聞到病人與家屬的複雜心 情。會陪著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做

某件事，我們無法延長生命的長度，但我們可以增加生命的寬度及深度。 

    躲避球 

     「如果之前的手術和化療都不管用，我不要再承受侵略性治療帶來的痛苦，我渴望一段寧靜

美好的時光…」阿嬤這樣告訴我。 

    她；28 歲守寡獨自撫養 3 個兒子，退休後發現得了胃癌，為了兒子及孫子努力的接受治療

南征北討，原本有人人稱讚的好脾氣也鬥不過疼痛的折 磨。剛要上班換好了制服走到護理

站，小兒子急忙的對我說：「妳是小夜班的小姐嗎？」我回答他：「是的」，並告訴他我的

名字，他吱吱嗚嗚的說媽媽脾氣不好， 曾向護士丟枕頭請多包涵，並一直點頭道歉。我可以

感受到他的無奈，看著他佈滿血絲的雙眼我知道他一定為了照顧媽媽也一直沒有睡好覺。我

說：「我知道了謝謝 你！」 

    開門的那一剎那；我抱著運動員的精神，（不知我會接到什麼樣的枕頭，是長形的、方形的、

圓形的還是高難度的抱枕）。原來！今天的球賽已經結 束。阿嬤皺著眉虛弱的躺在床上，我

輕輕的叫了一聲阿嬤並拿起她的手靜靜的開始按摩，看著阿嬤白皙的皮膚修長的手指粉紅色

的指甲油，白底紅點的睡衣，整齊的 短髮，想像著她以前的生活…，發現阿嬤已經不再皺著

眉了。阿嬤開口問我的名字並稱讚我的名字很美，我說她的名字更詩情畫意。話匣子打開了，

見阿嬤不再有敵 意，我開始慢慢的做身體評估，看見腹部凸起的腫瘤和那道長長的疤，阿嬤

突然改變話題告訴我：如果之前的手術和化療都不管用，再度接受化學治療也不會有用， 我

不要再承受任何侵略性治療帶來的痛苦換取微乎其微的生存，我渴望不要有痛苦能好好的睡

一覺。我替阿嬤打了 morphine 放著阿嬤愛聽的佛經，並用薰衣 草精油按摩腹部，直到阿嬤沉

沉的睡著才離開。再次巡房時，小兒子也呼呼大睡了。 

    漸漸的我們問阿嬤的心願，阿嬤訴說著她的一生，我們也鼓勵阿嬤的兒子對阿嬤說出他們對

媽媽的愛，但我們的文化背景讓我們無法把“我愛妳＂三 個字對家人說，尤其是大男人。細

心的護士小姐發現了，在兒子們都在場的那一天，唸繪本給大家聽，護士和阿嬤一起躺在病

床上，阿嬤看著繪本；他的兒子聽著護 士小姐念著一句句媽媽我永遠愛妳，我永遠愛妳，全

家都哭紅了眼，巧妙的把「說不出口的愛」凝聚在一起。 

    金鐘獎 

     入圍的有：病患、家屬、醫護人員。 



    得獎的是：護士小姐！ 

    面對親愛的人即將生離死別，即將變成孤兒、鰥寡，或白髮人送黑髮人時，真是情以何堪？

悲傷歷程中必有的罪惡感、憤怒、思念、矛盾情感及消 沉，使得末期病人的「家屬」也成了

另一種形式的「病人」，他們不是來「幫」我們照顧病人的人，而是我們要照護的對象。喪

親前「家屬」身心交疲具瘁，喪親後 「家屬」的調適路步步維艱，護理人員的支持、了解、

評估與照護，成為最恰當的療癒者，促使喪親家屬在與病人互動中，雙方增進生活的品 質。

（Doyle，Hanks ＆ MacDonald，1998）。 

    “不要告訴媽媽她的病情＂女兒說，然後在病房外哭紅了眼。“只是來這裡調養身體，會好

起來的，我們還要再做化療不能放棄＂爸爸說，然後躲在 廁所裡哭。叔叔阿姨伯伯來探病紅

著眼，大家在推開房門後總是笑笑的說：「看！我帶來了靈芝、有名的健康食品、放寬心好

好靜養喔…」。訪客結束後護士進病 房，“不要告訴他們，其實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最清楚＂

病人說。每個人都在演戲，誰演的最逼真？ 

    在阿姨病情急速變化的那一天，她的意識仍清楚，只是較嗜睡，女兒陪在身邊，阿姨開口說：

「我要走了，可是我還有好多話還沒說！」阿姨對我說 過許多話，但從未在孩子和先生面前

說，我引導阿姨一句句把曾經說過的話對家人說，例如不急救，往生後想穿的衣服，希望孩

子好好唸書，希望孩子們將來都有好 歸宿，孩子們向前抱住媽媽，阿姨和先生十指緊握深情

的看著彼此一切盡在不言中；先生沒有再提起要再做化療的事了，此刻是讓一家人好好說話

的時候我悄悄的退 出病房把空間留給他們。自然死亡是面對生命中重要里程碑的方法，也是

為精采生命尋找終結的運動，更幫助我們體悟，人際關係，親人及無條件的愛是生命的全 部。 

    尾聲 

     無論善惡因果如何循環，都無法解決愈漸惡化的死亡過程。然而醫學的進步也使得死亡的過

程更加艱辛。 

    陪伴瀕死的病人可以讓人看見生命的潛力，在活著的世界上看來沒有可做的事時，仍能發揮

生命的極致。這是教導我們要抱著謙虛的心，面對一些在 世俗的眼睛中不再有價值的人，也

不要忘了他們的生命仍在繼續，不要低估他們的生命力。這是對生命及對生命創造者的敬意。

以上發生在美德的故事，只是其中的 一小部分，而這些故事一定也發生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

落。感恩團隊的合作！這絕不是一個人的力量就能完成的。謝謝我的家人在我下班回家後包

容我的情緒並給我 愛的力量，更要為整個團隊謝謝精神科的洪醫師用他私人的時間來輔導我

們，讓我們能宣洩心中滿滿的情緒再出發！ 

  

 


